
眾
所
周
知
，
西
北
苦
寒
，
食
物
的
口
味
也
甚
為

厚
重
。
去
過
西
安
的
人
，
常
常
吐
槽
，
名
聲
在
外

的
羊
肉
泡
饃
太
鹹
了
，
其
他
的
菜
式
則
是
太
鹹
太

油
。
我
在
西
北
長
大
，
在
南
方
讀
書
工
作
十
多
年

了
，
都
說
南
方
口
味
清
淡
，
我
的
經
驗
確
實
如

此
。
不
過
，
要
感
恩
父
母
，
給
了
我
一
條
味
蕾
敏
感
的

舌
頭
，
還
有
一
副
能
容
納
南
北
風
味
的
腸
胃
。
論
起

吃
，
西
北
的
羊
肉
，
無
論
是
清
燉
、
烤
串
，
還
是
細
細

剁
成
餡
，
包
成
餃
子
包
子
，
我
吃
起
來
，
覺
得
舌
頭
都

要
化
在
肉
湯
裡
了
。
湘
楚
佳
餚
中
的
剁
椒
，
拿
來
蒸
魚

頭
、
蒸
茄
子
、
蒸
芋
頭
，
拌
麵
、
拌
飯
，
香
辣
誘
人
饞

得
我
食
不
能
停
箸
。
最
能
表
現
粵
菜
清
淡
原
味
的
白
灼

清
蒸
料
理
手
法
，
更
讓
我
欲
罷
不
能
。
白
切
雞
、
白
灼

蝦
、
白
灼
時
蔬
、
清
蒸
石
斑
魚
、
清
蒸
桂
花
魚
、
清
蒸
鱸

魚
…
…
只
是
報
菜
名
，
都
能
腦
補
出
口
水
潺
潺
的
樣
子
。

在
廣
州
居
住
多
年
，
細
水
長
流
的
家
常
日
子
，
早
已

習
慣
廣
式
粥
粉
麵
，
鹹
淡
得
宜
，
入
口
清
爽
。
隨
意
走
入
一
間
專

做
街
坊
生
意
的
粥
粉
麵
店
，
狀
元
及
第
粥
、
鮮
蝦
雲
吞
麵
、
翡
翠

拉
腸
，
外
加
一
碟
白
灼
菜
心
或
是
芥
蘭
，
常
吃
的
這
幾
樣
味
道
總

不
會
寡
淡
，
亦
不
會
太
過
濃
郁
。
廣
式
的
滋
味
，
水
滴
石
穿
，
浸

潤
了
腸
胃
，
也
充
盈
了
生
活
。
住
在
香
港
之
後
，
卻
發
現
，
粵
港

同
聲
同
氣
，
同
食
同
源
，
茶
餐
廳
的
口
味
卻
早
已
很
大
不
同
。

之
前
在
灣
仔
住
了
半
月
有
餘
，
周
邊
的
粥
粉
麵
店
光
顧
了
不
下

十
幾
間
。
在
港
大
附
近
住
了
也
有
一
個
月
，
茶
餐
廳
、
茶
樓
也
吃

了
十
多
間
，
從
拿
起
筷
子
到
放
下
筷
子
，
嘴
巴
和
腦
子
裡
都
盤
旋

着
一
個
字
：
齁
。

齁
字
是
純
種
北
方
話
，
翻
譯
成
普
通
話
，
就
是
太
鹹
或
者
太

甜
。
書
面
語
就
是
鹽
或
者
糖
的
攝
入
量
過
多
，
再
書
面
一
點
，
就

是
食
物
中
鈉
和
糖
含
量
過
高
。

這
樣
的
舌
尖
感
受
讓
我
一
度
懷
疑
，
自
己
的
味
覺
是
否
有
所
不

妥
。
為
消
疑
慮
，
我
特
意
去
食
環
署
的
網
站
上
看
了
一
圈
，
結
果

發
現
食
物
中
心
今
年
中
期
起
，
展
開
了
一
系
列
以﹁
全
城
減
鹽
減

糖﹂
為
主
題
的
宣
傳
教
育
活
動
。
好
奇
心
驅
使
我
繼
續
一
路
查
下

去
，
又
發
現
了
一
個
有
趣
的
事
情
。

去
年
三
月
份
，
食
環
署
新
成
立
了
一
個
機
構
，
名
為﹁
降
低
食

物
中
鹽
和
糖
委
員
會﹂
，
港
區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香
港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陳
智
思
，
出
任
這
個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
為
了
讓
大
家
少
吃
鹽

和
糖
，
專
門
成
立
一
個
委
員
會
來
督
促
，
聽
起
來
確
實
好
玩
。
不

過
，
好
玩
的
背
後
就
是
嚴
峻
的
現
實
了
。

一
項
對
港
人
生
活
的
研
究
顯
示
，
港
人
每
日
食
鹽
九
克
至
十

克
，
超
過
了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建
議
的
一
倍
。
世
衛
建
議
每
日
食
糖

要
少
於
五
十
克
，
可
是
三
成
港
人
都
超
過
了
這
個
指
標
。
港
人
餐

飲
中
醇
厚
的
味
道
，
主
要
來
自
醬
料
和
豉
油
，
有
的
豉
油
鹽
的
含

量
甚
至
是
海
水
的
四
倍
！

看
來
我
的
舌
頭
還
是
靈
敏
如
舊
。

香
港
各
間
餐
廳
裡
粉
麵
的
高
湯
、
奶
茶
的
口
感
，
以
及
其
他
菜
品

的
味
道
，
都
是
各
路
大
廚
們
獨
門
調
製
，
並
非
一
朝
一
夕
之
功
。
味

道
的
背
後
，
常
常
能
透
視
出
用
餐
者
的
生
活
狀
態
。
高
鹽
、
高
糖
、

高
油
脂
料
理
出
來
的
食
品
，
更
容
易
讓
被
埋
沒
在
生
活
壓
力
之
中

的
味
蕾
充
分
盛
開
，
從
而
找
到
片
刻
的
存
在
感
。
舌
尖
上
短
暫
的

放
鬆
和
刺
激
，
或
許
不
能
消
融
肩
上
的
重
負
，
可
至
少
能
在
享
用

美
食
的
時
候
，
找
到
繼
續
努
力
掙
扎
下
去
的
念
頭
吧
。

這
可
能
也
是
香
港
每
間
餐
廳
裡
的
大
廚
們
，
早
已
心
照
不
宣
的

烹
調
秘
籍
。

香港齁生活

周
鯨
文
是
端
木
與
蕭
紅
在
香
港
期
間
最
親
密

的
人
。

他
曾
說
過
：﹁
兩
人
的
感
情
基
本
並
不
虛

假
，
端
木
是
文
人
氣
質
，
身
體
又
弱
，
小
時
是
母

親
最
小
的
兒
子
，
養
成
了﹃
嬌﹄
的
習
性
，
而
蕭

紅
小
時
沒
得
到
母
親
的
愛
，
很
年
輕
就
跑
出
家
來

了
，
她
只
有
堅
強
的
性
格
，
而
處
處
又
需
求
支
持
和

愛
。
這
兩
性
格
湊
在
一
起
，
都
在
有
所
需
求
，
而
彼

此
在
動
盪
的
時
代
，
都
得
不
到
對
方
給
予
的
滿

足
。﹂柳

亞
子
甚
至
說
他
們
的
結
合
是﹁
文
壇
馳
騁
聯
雙

璧﹂
，
句
曰
：﹁
諤
諤
曹
郎
奠
萬
華
，
溫
馨
更
愛
女

郎
花
。
文
壇
馳
騁
聯
雙
璧
，
病
榻
殷
勤
侍
一
茶
。﹂

﹁
曹
郎﹂
即
指
端
木
，
柳
亞
子
在﹁
病
榻﹂
句
下

且
有
這
樣
的
註
釋
：﹁
月
中
余
再
顧
蕭
紅
女
士
於
病

榻
，
感
其
摯
愛
之
情
，
不
能
忘
也
。﹂

端
木
與
蕭
紅
曾
經
傾
心
相
愛
過
，
卻
也
不
排
除
有

過
裂
痕
。

端
木
在
蕭
紅
臥
病
期
間
，
傳
說
要
跟
駱
賓
基
他
們

突
圍
返
內
地
，
但
他
最
終
因
蕭
紅
病
重
放
棄
了
，
並

守
護
着
蕭
紅
，
直
到
蕭
紅
逝
世
。

一
九
五
七
年
，
端
木
以
蕭
紅
丈
夫
的
名
義
，
委
託
中
國
作
家

協
會
廣
州
分
會
，
將
蕭
紅
原
葬
於
香
港
淺
水
灣
的
骨
灰
，
運
回

廣
州
安
葬
。

一
九
八
六
年
，
我
曾
促
成
俞
平
伯
訪
香
港
︵
他
是
坐
輪
椅
來

港
的
︶
。
爾
後
，
我
曾
有
一
個
心
願
，
希
望
能
讓
端
木
蕻
良
舊

地
重
遊
。
端
木
也
向
我
表
示
了
這
個
願
望
，
後
來
終
獲
香
港
中

華
文
化
促
進
中
心
的
支
持
，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杪
，
邀
請
他
與
夫

人
鍾
耀
群
女
士
來
港
講
學
，
事
先
也
獲
得
他
首
肯
了
。

結
果
當
香
港
中
華
文
化
促
進
中
心
給
他
寄
機
票
時
，
他
又
以

﹁
體
力
不
支﹂
為
由
，
婉
謝
了
，
從
而
未
能
實
現
他
多
年
的
宿

願
。七

年
後
，
端
木
因﹁
體
力
衰
竭﹂
，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月
六

日
逝
世
。

端
木
臨
終
遺
囑
，
將
遺
體
火
化
後
，
把
部
分
骨
灰
運
來
香

港
，
撒
於
海
中
。

報
道
說
，
端
木
此
舉
是
因
一
九
四
零
年
到
一
九
四
三
年
，
曾

在
香
港
工
作
過
，
對
香
港
存
有
感
情
。

端
木
遺
言
把
骨
灰
撒
在
維
多
利
亞
海
港
，
可
見
其
對
香
港
的

深
厚
情
感
。

我
以
為
，
端
木
之
對
香
港
有
特
殊
感
情
，
不
僅
僅
因
他
曾
在

香
港
工
作
過

︱
那
不
過
是
短
短
三
年
光
景
而
已
，
相
信
其
主

因
是
他
在
香
港
有
過
一
段
刻
骨
銘
心
的
情
感
。

端
木
在
一
九
八
二
年
九
月
九
日
給
我
的
信
中
，
特
別
填
寫
了

一
首
︽
滿
江
紅
︾
詞
，
抒
寄
他
情
牽
香
江
，
哪
怕
是
月
轉
星

沉
，
歲
月
嬗
變
，
於
他
來
說
，
思
念
之
情
卻
不
絕
如
縷
，
彷
彿

插
上
翅
膀
伴
隨
南
下
雁
群
，
去
尋
覓
他
那
芳
草
琴
心
的
知
音
，

情
深
意
切
。

（
「
蕭
紅
的
男
人
」
之
四
）

彥
火
注
：

這
封
信
是
端
木
於
一

九
八
二
年
九
月
九
日
寫

給
我
的
，
信
中
提
到
，

他
把
之
前
一
首
舊
詞
，

「
改
了
改
」
，
寄
我
。

這
首
詞
詞
牌
是
《
滿
江

紅
》
，
抒
發
其
蒐
早
年

與
蕭
紅
這
位
知
音
在
香
港
「
情
牽
意
深
」
的
共
同
生
活
，
哪
怕

是
「
月
轉
星
沉
」
，
悠
悠
歲
月
，
這
種
繾
綣
情
懷
不
減
反
增
。

詞
中
的
「
噩
夢
十
年
無
此
曲
」
，
指
文
革
十
年
，
淹
沒
了
性
，

了
無
意
興
。

端木的繾綣情懷

太
太
的
朋
友
是
護
士
長
，
但
十
分
喜
歡
中
醫
，
常

常
四
周
推
廣
中
醫
、
氣
功
及
按
摩
。
太
太
有
時
笑
她

不
知
是
為
誰
打
工
。
讀
的
多
是
打
針
吃
西
藥
，
卻
常

常
叫
人
濕
疹
要
去
看
中
醫
，
吃
什
麼
西
藥
也
沒
用
。

在
我
們
不
打
針
的
過
程
，
醫
院
裡
很
多
護
士
比
醫

生
開
放
，
一
個
說
記
得
要
提
醒
其
他
護
士
選
擇
不
要
打

針
，
多
說
無
妨
，
最
重
要
不
要
給
人
誤
打
針
。
另
一
個
說

知
道
很
多
人
也
不
接
種
，
相
信
我
們
讀
過
很
多
資
料
，
所

以
也
不
想
去
找
所
謂
官
方
正
統
的
資
料
給
我
們
看
，
讓
太

太
多
休
息
。
有
一
個
最
清
醒
，
說
驚
嘆
現
在
愈
來
愈
多
疫

苗
，
還
不
如
讓
孩
子
自
己
造
抗
體
，
可
能
還
更
強
壯
呢
。

這
都
是
我
們
始
料
不
及
的
。

說
回
朋
友
，
她
不
單
吃
中
藥
，
也
去
練
氣
功
，
更
介
紹

港
大
護
理
學
系
與
中
醫
學
院
合
作
，
推
出
自
行
按
摩
穴
位

的
小
冊
子
。
她
說
幸
好
自
己
也
學
得
一
點
點
，
剛
在
美
國

搭
飛
機
時
，
遇
上
氣
流
，
開
始
有
點
不
舒
服
，
於
是
想
起

可
以
按
合
谷
穴
，
希
望
平
復
昡
暈
及
定
驚
。
旁
邊
的
外
國

人
見
她
一
臉
淡
定
，
但
動
作
奇
怪
，
便
問
她
是
否
能
止

嘔
，
着
她
教
他
按
，
結
果
傳
開
去
。
她
附
近
的
幾
個
人
都

按
着
，
飛
機
還
亂
搖
了
半
小
時
，
其
他
人
開
始
嘔
吐
大

作
，
只
有
他
們
沒
有
事
。
太
太
笑
說
這
是
科
學
實
驗
呢
。

她
說
身
邊
的
外
國
人
比
她
更
深
信
不
疑
，
到
着
陸
還
按
着
穴
位
，
不

想
放
手
，
她
還
擔
心
按
太
久
是
否
不
太
好
云
云
。

談
起
外
國
人
對
穴
位
的
理
解
，
可
不
是
會
拿
着
科
學
的
令
牌
說
三

道
四
。
除
了
因
為
拔
罐
而
備
受
談
論
的
游
泳
選
手
外
，
近
來
認
識
了

一
位
哈
佛
大
學
教
授
，
他
說
一
向
腰
痛
難
當
，
做
了
很
多
西
醫
治
療

及
物
理
治
療
，
也
完
全
沒
用
。
後
來
看
到
哈
佛
校
園
有
一
位
中
日
混

血
兒
設
立
了
診
所
做
針
灸
，
由
於
已
完
全
沒
有
辦
法
，
想
也
不
想
便

試
了
。
第
一
次
針
遍
頸
至
腳
踝
，
他
描
述
起
床
那
一
下
的
震
撼

︱

多
年
來
都
沒
有
這
麼
舒
服
過
，
而
除
了
腰
酸
背
痛
減
半
外
，
自
己
也

感
到
精
神
百
倍
。
他
特
別
說﹁
精
神
百
倍﹂
是
附
加
的
，
因
為
他
記

得
第
二
天
是
要
做
電
視
訪
問
，
說
從
未
試
過
狀
態
那
樣
好
，
以
後
有

什
麼
特
別
公
眾
訪
問
或
研
討
會
，
他
必
會
先
去
找
針
灸
師
治
療
一

下
。問

他
美
國
多
人
做
針
灸
嗎
？
他
說
：﹁
不
多
，
但
應
該
要
有
更

多
，
我
叫
我
認
識
的
每
一
個
人
都
應
該
試
，
且
醫
療
保
險
也
應
該
包

含
針
灸
，
因
為
從
此
我
健
康
了
，
用
少
了
很
多
西
醫
資
源
。﹂

西醫人的自救法

我
當
了
三
十
二
年
的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也
列
席

過
幾
次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
會
上
曾
通
過
處
分
個

別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但
還
沒
有
見
過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集
體
因
賄
選
而
全
部
被
撤
職
的
怪
事
。

據
新
華
社
報
道
，
遼
寧
省
第
十
二
屆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選
舉
產
生
的
四
十
五
名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由
於
拉

票
賄
選
，
因
此
被
宣
佈
當
選
無
效
。

過
去
人
大
選
舉
曾
有
賄
選
的
，
都
只
有
個
別
人
士
。

遼
寧
省
這
一
次
卻
是
大
規
模
集
體
賄
選
，
這
恐
怕
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有
人
大
代
表
大
會
以
來
，
第
一
次
出
現

的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委
員
長
張
德
江
指
出
，
絕
不
容
許

把
權
錢
交
易
帶
進
選
舉
中
來
，
特
別
帶
進
莊
嚴
的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中
來
。

以
習
近
平
為
首
的
黨
中
央
，
正
在
整
頓
黨
紀
國
法
之

際
，
居
然
出
現
集
體
賄
選
，
而
且
賄
選
是
在
莊
嚴
的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的
選
舉
之
中
，
實
在
是
不
可
饒
恕
的
事
。

希
望
中
央
和
遼
寧
省
當
局
，
對
此
事
應
有
認
真
的
檢

討
，
並
向
全
國
人
民
作
一
個
交
代
。

中
國
的
貪
污
腐
化
的
遺
毒
甚
多
，
要
加
以
清
除
仍
需

要
巨
大
的
努
力
和
時
間
。
但
賄
選
進
入
全
國
人
大
選
舉
之
中
，
而

且
數
以
十
計
的
大
規
模
賄
選
，
實
在
十
分
駭
人
聽
聞
。

遼
寧
省
究
竟
出
了
什
麼
問
題
，
中
央
應
該
認
真
進
行
檢
查
。
如

果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都
能
夠
批
量
地
賄
選
，
那
麼
下
一
級
的
選
舉
或

者
地
縣
級
官
員
的
任
命
，
有
沒
有
行
賄
的
情
況
，
就
很
難
說
了
。

賄
選
進
入
了
崇
高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的
殿
堂
，
說
明
腐
敗
已
經

無
孔
不
入
。
人
民
代
表
應
該
是
代
表
人
民
去
監
督
各
級
政
府
的
，

監
督
的
重
點
正
是
選
舉
有
沒
有
腐
敗
的
現
象
。
但
現
在
遼
寧
省
的

人
大
代
表
並
沒
有
負
起
這
個
監
督
的
責
任
，
反
而
成
為
人
民
監
督

的
對
象
，
這
可
不
是
一
個
簡
單
的
問
題
，
應
該
引
起
監
督
機
構
的

注
意
。

習
近
平
主
席
堅
持
廉
潔
，
反
對
貪
污
，
近
年
卓
有
成
效
。
希
望

對
此
次
遼
寧
省
的
人
大
代
表
選
舉
的
賄
選
認
真
對
待
，
檢
討
問
題

所
在
，
對
遼
寧
省
人
民
和
全
國
人
民
有
一
個
交
代
。

遼寧人大賄選

對
佛
學
有
興
趣
的
朋
友
，
不
妨
上
網
看

看
淨
空
法
師
的
講
座
，
他
講
述
的
方
式
深

入
淺
出
，
即
使
從
未
了
解
佛
學
的
人
也
能

聽
懂
不
少
。
若
你
本
身
對
佛
學
有
一
定
了

解
，
或
者
是
一
位
悟
性
高
的
有
緣
人
，
相

信
更
能
夠
從
淨
空
法
師
的
啟
示
中
得
到
感
悟
。

厭
惡
宗
教
者
當
中
，
多
數
人
的
誤
解
，
就
是
覺

得
這
樣
的
學
說﹁
神
神
化
化﹂
，
似
乎
是
不
勞
而

獲
、
脫
離
實
際
的
東
西
。
淨
空
法
師
的
講
堂
，
雖

然
沒
有
直
接
提
出
這
點
，
但
用
了
許
多
例
子
，
暗

示
大
家
︵
無
論
是
否
誠
心
向
佛
的
人
︶
都
不
應
把

信
佛
誤
以
為
是﹁
只
說
不
做
便
能
夢
想
成
真﹂
的

活
動
。
比
如
，
為
個
人
或
集
體
的
災
難
而
念
經
祈

福
時
，
不
但
要
會﹁
說﹂
，
也
要
實
際
上
遵
守

﹁
十
善
業
道﹂
，
這
樣
才
能
真
正
積
累
能
量
。

根
據
網
上
資
料
查
看
法
師
的
生
辰
，
他
生
於
一

九
二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
是
辛
酉
日
。
如
果
閣

下
細
心
的
話
，
可
能
會
記
得
，
天
命
不
久
前
的
專

欄
中
寫
到
的
霍
金
，
還
有
一
位
印
度
天
才
數
學
家

拉
馬
努
金
，
他
們
兩
位
的
出
生
日
亦
恰
恰
是
辛
酉

日
。
這
三
位
具
有
開
悟
條
件
的
大
師
，
都
在
不
同

的
領
域
取
得
了
如
有
神
助
的
成
績
。
不
管
他
們
本

身
內
心
是
不
是
嚮
往
學
府
，
但
是
都
與
學
院
脫
不

了
關
係
：
霍
金
和
拉
馬
努
金
在
高
等
學
府
分
別
研

究
科
學
和
數
學
，
而
淨
空
法
師
也
是
世
界
各
地
許
多
著
名
學

院
的
客
座
或
榮
譽
教
授
。

但
如
淨
空
法
師
這
樣
的
人
，
往
往
不
會
把
學
府
等
等
外
在

﹁
門
檻﹂
看
得
太
重
。
事
實
上
，
他
還
曾
經
提
到
，
有
些
人

可
能
一
生
沒
有
怎
麼
讀
過
書
，
甚
至
也
不
認
為
自
己
是
佛
教

徒
，
但
他
心
地
善
良
，
所
作
所
為
都
完
全
符
合
佛
教
所
傳
頌

的
思
想
，
這
樣
的
人
，
已
經
可
以
被
視
作
是
真
正
的
有
緣

人
。
在
他
心
中
，
眾
生
平
等
，
所
以
無
論
自
己
本
身
道
行
多

高
，
都
願
意
心
平
氣
和
，
用
最
平
實
易
懂
的
語
言
，
給
各
位

帶
來
啟
示
。

淨空法師的啟示

中國目前正在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上蹣跚而行，
社會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面臨的問題非常
多，尤其在政治改革，振興經濟，反腐倡廉等問
題上，怎麼改？怎麼走？怎麼用極小的成本，而
獲得最大的收益，是大家最關心的事情。
就從政治體制改革，反腐倡廉來說吧，痛恨腐
敗的人很多，發火罵大街的人很多，但拿出切實
可行解決這些問題辦法的人卻很少。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制度反腐專家、國
家行政學院兼職教授李永忠前一段時間提出，對
腐敗分子，要有「叫做有條件的部分赦免」的辦
法，「腐敗分子將收受的全部賄賂匿名清退了，
並且在案發後，經查實退回的贓款與實際情況完
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這樣可以減輕這些已經有
腐敗行為的人對反腐敗的抵抗，以換取他們對政
治體制改革的支持。」可以說李永忠先生這些提
法是真知灼見，並在現階段切實可行，而又易於
操作的好辦法。但李永忠先生的這一提法一出
來，便遭到了「迎頭痛擊」，甚至是惡意的謾
罵。
現階段，抓出的貪官污吏不可謂不多，連周永
康、徐才厚、令計劃等黨和國家級領導人都成為
階下囚，反腐力度不可謂不大，但老百姓依然沒
有感覺到反腐與改革帶來的好處，而這一切皆因
為沒有啟動政治改革。
對貪官污吏的厭惡，對社會不公的痛恨，是我
們這些底層百姓的共同認識。如果現在有人說，

要對貪官進行有條件的寬恕，相信許多底層百姓
是不能理解，更不願意答應的。
說真的，對李永忠先生的這些提法，作為一個
社會底層的百姓，剛開始，我在感情上也是不能
接受的。你想，作為社會底層的百姓，生活得如
此艱辛，得到的報酬是如此低微，受貪官污吏的
盤剝是如此嚴重，要讓他們一下子對貪官污吏的
貪污行為進行寬恕，他們絕大多數是不能接受
的。
但感情是感情，現實是現實，我們在政治體制
改革、反腐敗的路上更需要的是理性和符合現實
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和制度，而不是謾罵與攻
擊。所以這就需要我們能理性地拿出好辦法來，
李永忠教授正是拿出了這種符合現實、切實可行
的好辦法的有良知者。
反腐敗的最終目的，是要防範腐敗，要剷除產

生腐敗的土壤，不是要殺多少腐敗分子，讓多少
人的頭顱落地。如果產生腐敗的土壤不剷除，再
嚴厲的反腐敗措施都只能是虎頭蛇尾，貪官污吏
只會像割韭菜一樣，割完了一茬又瘋長一茬，永
遠也割不完。所以說，必須剷除產生腐敗的土
壤，才能贏得政治體制改革、反腐倡廉的最後勝
利。
但剷除產生腐敗的土壤，在現實中，由誰來擔

當主力軍？又由誰來推動？
設想一下：如果反腐倡廉、政治體制改革是由

現政權的權力階層來推動，那麼，他們推動政治

體制改革、反腐倡廉的動力又來自何處？如果由
他們權力階層的精英來推動，對於官員們的過去
要不要清算？如果要清算，怎麼清算，清算到哪
一步？如果清算得過深過重，他們肯定沒有動力
來推動。那麼，有動力推動的大眾百姓有沒有能
力和力量來推動？如果由大眾百姓來推動，稍微
有點偏差，那肯定要先來一輪疾風暴雨似的清
算，也就是革命，而在清算過程中得到好處的
人，會不會很快就忘了當時要革命的初衷，最後
成為新的特權階層？—不幸的是，過去的革命
歷史常常就是這樣演變的。
所以，這個國度的改革與革命，就是這樣難解

難分，糾纏不清，欲說還休。改革，是漸進的，
和平的，代價低廉的社會進步，制度創新；而革
命則是暴力與流血，社會動盪，次序大亂，甚至
是多少人頭落地……但讓人們揪心的是建國三十
年來的「階級鬥爭」學說、「暴力革命」、「絕
不妥協」、「將革命進行到底」、「痛打落水
狗」等等思潮的氾濫，對中國人心靈的荼毒至
深，至今依然左右着國民的心理。而「文革」的
結束，有關方面並沒有徹底清算「文革」的罪
惡，讓一些人的心靈沉渣泛起，時不時就想祭起
「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學說，以達到某
種不可告人目的。
從中外的經驗來說，我們看到政治體制改革、

反腐倡廉，真正消除了腐敗，做到政治清明的國
家與地區，並不是殺了多少人，清除了多少腐敗

分子，大搞「絕不妥協」、「痛打落水狗」的革
命精神。而是對腐敗分子「叫做有條件的部分赦
免」的辦法，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如：上世紀
七十年代香港的廉政公署從成立到對警察颳起廉
政風暴，到警察鬧事，甚至造反，到最後平息，
想必大家對這一事件有着深刻的認識與了解。而
最後香港的廉政能做得這麼好，廉政公署四十年
來可以做到對腐敗「零容忍」，與當初香港總督
麥理浩發佈「局部特赦令」大赦換來了制度的改
良，社會的前進，改革成本降到最低不無關係。
更讓我們難以忘記的是美國的南北戰爭。當戰

爭一結束。勝利的北軍並沒有對南方過去的軍人
和所有的百姓「劃分成分」，鎮壓「反革命」，
痛打落水狗，並斬草除根。戰後，南方雖然被美
國實行「半軍事管制」，但美國聯邦政府對奴隸
主很寬容，致使重建中的南方一直存在奴隸制的
殘餘，很久以後才擺脫。最終美國人民走向了寬
恕與和解，一個強大而富足的國家才真正屹立在
這個世界上。
當然也有人說：如果當政者缺乏政治體制改革

的誠意，現在就談對貪官的寬恕與有條件的赦
免，是否太早？是的，這話說得非常對，如果那
樣，別說寬恕與赦免，談這個事情，都屬於荒
唐，而且是混淆是非，為虎作倀。所以，這就要
求朝野的互動，雙方都必須有誠意！如果只是一
廂情願，我們將再一次失去改革的時機，那樣，
將要出現的情況，將是誰也無法預計的。
我們這個民族血液裡有太多的仇恨與報復，我
們的歷史也有太多的苦難與包袱，但我們要走向
現代化，必須扔掉這些仇恨，放下這些包袱，真
正做到寬恕與和解，那樣，我們這個民族才有希
望，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有了寬恕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朱
茵
和
黃
貫
中
一
向
非
常
保
護
愛
女
黃
鶯

︵
乳
名
叉
燒
包
︶
，
不
想
女
兒
樣
貌
曝
光
，

日
前
朱
茵
罕
有
地
在
微
博
貼
出
一
家
三
口
的

相
片
，
並
留
言
：﹁
小
鶯
，
生
日
快
樂
！﹂

原
來
她
和
老
公
在
迪
士
尼
為
囡
囡
慶
祝
四
歲

生
日
，
她
貼
上
一
家
三
口
在
小
鎮
大
街
拍
的
全
家

福
，
以
及
餐
廳
裡
在
米
妮
陪
同
下
，
壽
星
女
切
生

日
蛋
糕
的
溫
馨
家
庭
照
，
又
在
樂
園
與
乖
女
騎
旋

轉
木
馬
，
黃
鶯
開
心
甜
笑
拿
着
公
主
圖
案
的
氫
氣

球
，
黃
鶯
遺
傳
媽
媽
的
美
女
基
因
，
笑
容
跟
媽
媽

一
樣
甜
美
，
是
位
小
美
人
，
粉
絲Like

爆
，
封
黃

鶯
做﹁
小
女
神﹂
，
她
亦
快
高
長
大
，
四
歲
身
高

已
及
爸
爸
腰
部
。

朱
茵
自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月
為
黃
貫
中
誕
下
黃
鶯

後
，
一
直
專
心
在
家
相
夫
教
女
，
但
見
囡
囡
開
始

長
大
，
需
學
習
獨
立
，
她
才
於
去
年
復
出
，
之
前

她
參
予
了
林
青
霞
復
出
的
真
人
騷
︽
偶
像
來

了
︾
，
最
近
她
又
以
性
感
形
象
及﹁
紫
霞
仙
子﹂

造
型
現
身
內
地
節
目
。

朱
茵
跟
女
兒
黃
鶯
同
是
十
月
壽
星
，
本
月
二
十

五
日
便
是
朱
茵
四
十
四
歲
生
日
，
小
鶯
早
媽
媽
兩

天
在
二
十
三
日
四
歲
生
日
。
女
兒
生
日
去
樂
園
慶

祝
，
應
是
為
滿
足
小
鶯
心
願
，
相
信
黃
貫
中
正
費

盡
心
思
，
如
何
為
朱
茵
慶
生
博
妻
一
笑
。

很
多
藝
人
都
像
朱
茵
、
黃
貫
中
，
陳
奕
迅
在
女
兒
康
堤
出

世
之
前
，
曾
說
不
讓
女
兒
見
報
，
可
是
當
康
堤
日
漸
長
大
，

他
和
徐
濠
縈
都
明
白
根
本
沒
可
能
，
不
再
介
意
女
兒
見
報
；

謝
霆
鋒
也
說
過
為
保
護Lucas

和Q
uintus

，
把
他
們
送
到
外

國
去
受
教
育
，
不
給
傳
媒
拍
到
兩
子
的
樣
貌
，
現
在Lucas

和Q
uintus

卻
是
見
報
率
最
高
的
星
二
代
。

吳
鎮
宇
在
兒
子Feynm

an

出
生
後
一
直
禁
他
見
報
，
結
果

因
為
父
子
檔
出
真
人
騷
︽
爸
爸
去
哪
兒
︾
，
愈
做
愈
享
受
，

現
在
吳
鎮
宇
開
新
戲
就
有
個
重
要
角
色
留
給
兒
子
。

為
何
有
此
轉
變
？
因
為
他
們
明
白
到
，
真
正
可
令
孩
子
過

普
通
人
生
活
，
不
是
左
閃
右
避
，
把
他
們
藏
起
來
，
而
是
讓

他
們
如
普
通
人
般
跟
爸
爸
媽
媽
出
外
，
只
要
不
太
高
調
和
頻

密
便
可
。

為何朱茵讓女兒曝光？

百
家
廊

蒲
繼
剛

楊天命

天言天言
知玄知玄

湯禎兆

路地路地
觀察觀察

查小欣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趙鵬飛

鵬情鵬情
萬里萬里

彥 火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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